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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童文学领域，散文虽说不像小说、童话那样
热闹而引人注目，绝对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应该说
还是一个重要的门类。

申报参评第九届“儿奖”的散文集有 19部，还有 6
个单篇参评“青年短篇佳作奖”。这些书册和篇章，显
然远远不是近3年来所结集出版和发表的儿童散文的
全部。但是这些书册和篇章，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近3
年来儿童散文的一路风景，看到活跃在儿童散文文苑
的散文家们可爱而亲切的身影。这里有年长的樊发
稼、张锦贻、赵郁秀、张寄寒；有中青年散文作家徐鲁、
张洁、汤素兰、萧萍、陆梅、韩开春、毛芦芦、刘第红，以
及年轻的孙卫卫、李姗姗、向迅等等。他们带着各自散
文的色彩、声音，以及自然的与人世的温情，组成独具
魅力的散文方阵，受到评委们的热切关注。

孙卫卫是一个很安静的人。安静地读书，安静地
写作，和他的“乡党”安武林，经常在一起买书、淘书，
乐此不疲，乐不可支。曹文轩说他是“一个沐浴在书香
里的人”。孙卫卫的文字是惊人的朴素和干净。他爱惜
文字，宝贝文字，对艳辞丽句，抑或“抒情”，保持高度
警惕，按照鲁迅先生所说，“不用什么难字，给 10岁上
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总是平白写去，美感自生。全
书30篇，每篇都很短。不论从头顺着看，还是任意翻看
一篇：《想成为别人家的孩子》《小姑姑》，或是《偷偷去
看一个人》……读来都会心动，都会“会心微笑”，引发
对自己童年的回想；都能捉摸到一个孩子童年的春
天。正如高洪波在《题〈小小孩的春天〉》诗中所说，“一
个孩子，小小的孩子/拥有的春天却辽阔无比”。

也许有的评委和我一样，对韩开春并不怎么熟
悉。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对他作品的欣赏。《虫虫》一
书中的文章，最初大多发在《北方文学》《散文》《山花》

《中华散文》《散文百家》等成人刊物上，几乎没有在儿
童文学报刊上发表过。可以肯定的是，在韩开春的心
中是有孩子的。这次评奖正值暑期，学校放假。评奖办
公室一位同志的儿子一时没有去处，来玩了几天。这
个 10岁的小男孩读了《虫虫》，说是“太好玩了！”随口
就举出书中许多虫子“好玩”、“有趣”的细节。许多年
前郭绍虞先生为陈伯吹先生的一本儿童散文集的题
词：“小孩读了笑嘻嘻，大人读了笑眯眯。这就是：儿童
文学作家的神技。”可否说，韩开春用的就是“儿童文
学作家的神技”——他以儿童的视角看“虫虫”舞蹈玩
耍，以儿童的耳朵听“虫虫”说话唱歌，以儿童的心灵
去感受“虫虫”的喜怒哀乐，“撅着屁股、哈着腰”，与

“虫虫为伍”，和“虫虫”做游戏。因此，有人甚至说，《虫
虫》是中国版的《昆虫记》。

樊发稼的散文集《童年生活散记》，写亲人、写儿
时伙伴、上学读书、感恩前辈等等，质朴中饱含深情。
李姗姗的《青蛙很忙》，把一些动物科普知识，变为有
趣的文学表达，许多篇章和《虫虫》简直有异曲同工之
妙，一个二年级的小朋友就说，这些动物的“小秘密”，
读来“特别好笑”。还有萧萍的《请允许我忧伤地想
念》、汤素兰的《奶奶星》，以及毛芦芦的《爸爸电影
院》、张寄寒的《吹灯》等等，都各有特色，都是非常好
的儿童散文读本。

徐鲁把诗思和细腻的情感融注在他大量的散文
写作中，文笔隽茂动人。因为读到日本诗人小林一茶
俳句中的一个句子：“小鹿吃过的萩花呀！”引发作者
写了一篇《小鹿吃过的萩花》，回想少时体弱多病，妈
妈总做“鸡蛋萩花薄饼”给他滋补身体的情景。那萩
花，晚秋时节的萩花，淡蓝色系的苞形花串，“在风中
轻轻摇摆着，就像在为秋天画上最后的句号，美得让
人心疼”。而写这篇散文的时候，亲爱的妈妈离开他

“已经 40多年了”。难以释怀的惆怅与忧伤，弥漫在字
里行间，让人眼湿。正是这样的佳篇美文，结集而成这
部内容丰饶饱满、手法精湛多样的不可多得的儿童散
文集：《小鹿吃过的萩花》。

陆梅的《辛夷花在摇晃》，是“写给孩子的，讲述感
恩的书”。她认为“即便是给孩子（青少年）看的书，也
可以谈谈历史和生命的大主题”。她写二战中遇害的
犹太儿童，以及他们“以生命换来的遗产”；写集中营
的艺术家们怎样悄悄地、秘密地给孩子们上课，教画
画，排练歌剧，举办音乐会，写诗。“他们要让孩子们懂
得：身体囚禁的时候，精神还是健康和自由的。”写当
年幸存的孩子们都心存感激，“长久地怀念着，永远记
得这些去了天堂的艺术家们的美丽心灵”。作者用书
信的形式，感恩震撼世界的《安妮日记》的作者、15 岁
就病逝于集中营的安妮女孩。此外，作者通过日本作
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与智障儿子“不
可思议”的共生共存，探讨“智障孩子的美好心灵”。同
时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甚至涉及生和死、苦难
和不幸等等“不无沉重的话题”，从而赋予“感恩”新的
内容和思考。于是，《辛夷花在摇晃》就有了丰盈的价
值，是一部“让灵魂醒着”的“别样”的“讲述感恩的
书”，一部向流行于青少年中的“浅阅读”挑战和抵制
的书。

不过，再美的风景，也会有某种“美中不足”。以我
个人粗浅的认识，我想在“童年散文”、“文体探索或创
新”、“幼儿散文”等方面，说点所谓“不足”的话，就教
于读者朋友。

所谓“童年散文”或者说童年题材的散文创作，近
几年确乎比较活跃。本届评奖收到的参评作品，就有
很大一部份是与童年有关的，包括两部获奖作品，《小
小孩的春天》直接就是“一本回望儿时生活的散文
集”；《虫虫》也与童年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其实，
这类题材的活跃，应该说也在情理之中。今天的孩子
被逼在所谓“起跑线”上，压力大，竞争剧烈，一个“小
升初”就让孩子和整个家庭乱做一团，童年的快乐成
了许多孩子奢侈的渴望。不少作家有感于此，情倾笔
端，回望童年，在记忆中寻找和抒写童年的快乐时光，
从而给倡导“快乐童年”的今天一个参照，一个提醒，
给孩子们一种快乐的向往。这当然也是重要的。但
是童年作为一个成长阶段，作为生命中最深刻的一
段，既有快乐，也有痛苦、忧伤和磨难，我想这些都是
作家不能回避的。我觉得在当下，我们特别需要在轻
盈中蕴含生活硬度和思想重量的童年散文作品。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童年。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可以
把回望童年的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当下、关注现实
中的城乡孩子们，用更多的笔墨去书写他们的童年生
活呢？

儿童散文出现较晚，是冰心、郭风等前辈不懈的
耕耘、提倡、示范，才成为儿童文学中一个单独的门
类。但是儿童散文的文体，依然在不断地创新发展。郭
风前辈生前曾经说过，一个作家要在文学上有建树，
一是要在文体上有独创性，二是在表现形式上即作家
的用语方式要独到。就郭老来说，他已经做到了。他不
断地对儿童散文的文体进行探索，开创了童话体儿童
散文、散文诗，就是文体上的独创性；而他的语言和他
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是不可复制的郭风式的。郭风前辈
过世后，在我的印象里，除了上海的张洁、云南的湘
女，就鲜有作家有意识地对儿童散文的文体进行探索
了。我一直认为，在不影响主体真实的前提下，儿童散
文创作也是可以想象甚至添加某些虚构的色彩。须
知，作为成年人的作家，把自己“幻化”成一个孩子而
写作儿童散文，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虚构。因此我觉
得，儿童散文的文体应该更多样更开放更包容。儿童
散文不能拘泥于某种形式，它应该是多姿多彩的，正
如树木在不同的季节总是用不同的色彩来打扮自己，
但它还是树木。

最后说说幼儿散文。这是适宜于3至8岁幼儿听、
读的短小、活泼的散文。早上开放、晚上睡觉的花朵，
竹叶上的珍珠，小溪流里的鱼虾，天空的白云，海上的
浪花，小猫的淘气，小鸟的歌唱……，都会出现在作家
笔下，而成为一篇漂亮的幼儿散文。这是真正的“浅语
的艺术”，让幼小的孩子初识文字之美，接受爱的熏
陶。许多著名的作家如陈伯吹、郭风、鲁兵、圣野、冯幽
君、金波、吴珹、樊发稼、佟希仁、黄亦波、胡木仁等，都
培植过幼儿散文的花朵。遗憾的是，近几年不怎么多
见了，特别让人忧虑的是，致力写幼儿散文的年轻一
代作家，真是寥若晨星。前些时，在《文艺报》的“少儿
文艺”版，读到党兴昶的一组幼儿散文《草地和羊群

（外八篇）》，真有一种久违了的欣喜。多么希望幼儿散
文花朵竞放，听到孩子们琅琅诵读的童声！

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青年作者短篇佳作
奖是为45岁以下的儿童文学作家设立的奖项。意在褒奖
新人，提携新秀，激励更多的青年才俊创作更好的儿童
文学。第九届儿童文学奖的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共有
103件作品参评。分小说、散文、诗歌、科幻、童话、幼儿文
学六大门类。可谓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队伍整齐。这些
参评作家，既有刚刚崭露头角的无名新秀，也有成绩斐
然、产生了不小影响的青年作家。比如陈诗歌、周静、赵
华、汤萍等，就是在儿童文学界广为熟知的青年作家。

本届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参评作品质优品高，佳作
不少。虽然是单篇作品，篇幅短小，但最后入围的几篇作
品都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量，一点不逊色于长篇。遗憾的
是，获奖名额太少，最后只有陈诗歌和他的《风居住的街
道》夺冠。103︰1，可见此奖的含金量。

陈诗哥《风居住的街道》，用极为灵动的文笔、极为
天才的想象和极为精巧的构思，把无色无味和无形的
风，描绘得有形有色、有味有致，各种各样的风“情”、风

“物”与风“光”、风“景”，都通过风和一条街道，琳琅满目、
生动美丽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让读者目不暇接，美不胜收。
在这里，作者借风写街道，借街道写风，风和街道浑然天
成、融为一体。街道是风的，风是街道的，风和街道，既相映
成趣，各有其美，又柔情蜜意，美美共享。读者的心灵，也像
被风洗过了一样，变得异常纯净、清新和美丽。

整体而言，短篇佳作的参评作品里，除了诗歌和幼
儿文学相对薄弱和逊色一些外，小说、散文、科幻、童话
都能够时常打动我们，让人发出赞叹。无论是写乡土还
是城市，无论是写天上还是人间，无论是写实还是科幻，
都有奇思妙想、神来之笔，都弥漫着童话般的清新和美
丽。有爱，有情，有趣，有意，展示了儿童文学特有的宁
静、清纯、诗意和美妙。

周静的小说《亲爱的皮匠爷》，讲述的是一个做皮匠
的舅爷与一个乡下小女孩的故事。做皮匠的舅爷因时常外出做手艺，四海为家，见
多识广。小女孩就常常期待着舅爷回来，给她讲述外面的世界。就这样极为简单的
一个讲，一个听，却因为作者超强的叙事功力，让讲述情趣盎然，活色生香。皮匠爷
嘴里的世界，就是孩子心里最神秘的渴望、最简单的快乐和最甜蜜的幸福。祖孙隔
代的亲情，在作者诗意的描述中格外温馨和温暖。

赵华的科幻小说《小猪的宠物》，采用的是复调叙述。患病的小女孩家境贫寒，
父母要卖掉小猪凑钱治病。正当小女孩为小猪的命运担忧发愁，不知所措时，巧遇
智慧生物人从天而降。小女孩求智慧生物人将小猪带走，智慧生物人却要求小女
孩做小猪的宠物才能把她们一起带走。于是，小女孩作为小猪的宠物一起到了另
外一个星球。智慧生物人为小女孩感动，不但救了小猪，还治好了小女孩的病。人
与动物，天上人间，和谐相处，共善共美，让人感动。

张忠诚的小说《接年饭》，是关于留守儿童的。改革开放的大潮，把农村掏空了，
青壮年都出去打工，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接年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里，摄取姐弟
俩独自在大年三十接年饭这一东北习俗，对焦姐弟俩年复一年孤独凄凉地等待父母
回家的身影，心酸而温馨地给读者留下了感动和思索。

小河丁丁的童话《白公山的刺梅》，是关于父子情的。勤劳的父亲，每天到白公
山砍柴维持一家生计，每天砍柴回来时，父亲与白兔精下棋给孩子们赢来的刺莓，
是孩子们欢乐的盛宴。刺莓带给学子们的新奇，刺莓带给孩子们的友谊，刺莓带给
孩子们的父爱，让读者身不由己地沉浸在美丽的乡村图画和乡村情感里。特别是
刺莓下饭的精彩描写，真是色味俱全，口舌生津。

王勇英的小说《大脚板老师有办法》，是一首独具一格的乡村教育田园牧歌。
洪灾毁灭后的学校，师生们失去了窗明几净的教室，却没有失去信念和信心。一间
流动的教室，一群成长的学生和一个智慧的老师，抒写了农村教育的艰辛与苦涩，
农村教师的乐观与智慧，农村孩子的烦恼与快乐。老师别出心裁地用花草、蔬菜和
树林装点的天然教室，以及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点燃了孩子们濒临绝望的心灵，
赋予了孩子们失乐园里的快乐。那些鲜花绿草不仅装点教室的美丽，而且种植学
生的希望。

汤萍的童话小说《獾的葡萄酒泉》，讲述的是信念与执著。收到风的信笺的
“我”，遇到了一只失去孩子而痛苦的獾和三眼能够让人忘记痛苦的葡萄酒泉。而
獾和“我”喝了葡萄酒泉的酒后依然无法忘记痛苦。于是，獾与“我”相互搀扶取暖，
共同坚持坚守，终于明白了痛苦磨砺的意义，赢得了心灵的快乐和崭新的生活。

此外向迅的散文《牧羊时代》、秦锦屏的散文《没有落叶的城市》、舒楚辉的小
说《和陌生人共进下午茶》等，也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第九届儿童文学奖的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不少作品都以空灵美妙和诗意的
艺术想象，接了天“气”；以爱、善和真情，接了人气；以真切、厚实，接了地气；是儿
童文学的希望及未来所在。

但是，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参评作品也不是篇篇珠玑、完美无缺。一是有的门类
非常薄弱，比如诗歌和幼儿文学，我们没有看到令人耳目一新或眼睛一亮的作品。二
是有的作品成人化痕迹严重。虽然是儿童文学题材，但其叙述方式是成人的视角、成
人的情感和成人的口吻或语序，严格地说，算不上儿童文学，只是成年人的童年记
忆。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不但要接天“气”、人气和地气，更要接童气。没有童气的文
学，就不是儿童文学。有了天“气”、人气、地气和童气，儿童文学才会更加根深叶茂、
生机勃勃，才会永远是青枝绿叶、百尺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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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散文述评：

一路风景看散文
□吴 然

“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形容童话，我以
为再恰切不过。这种力量源自对于另一种与现实
不同的新的生活的期盼。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期
盼，使纯美的文字写下来，白纸黑字，印证还有一
个世界，一个与真实世界完全不同的理想世界，
那里，同样有美的存在；那里，万物有灵。

“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是文字的力量，
文学的力量，更是童话的力量，此话并不由我发
明，高尔基曾言，童话的幻想“打开了通向另一种
生活的窗子，在那里，有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
存在着和行动着，幻想着更美好的生活”。

就可考的文学记录而言，童话至少存在千年
以上，如果古代神话与民间故事也算童话一种的
话，人类童话的发展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不论，就
个体言，几乎每位成人的文学习得，都从童话开
始，我记忆深刻的是安徒生《海的女儿》的善良，
王尔德《快乐王子》的无私，而普希金《渔夫与金
鱼》告诉我们什么是节制，科洛迪《木偶奇遇记》
告诉我们一定要诚实。我们最初的童萌教育，正
是通过童话完成的，如果没有童话，我们也会成
长，但可能会长成另外的样子。所以，我认为童话
是一个人的最初人格的老师，如果人类没有童
话，人类也会存在，但是人的心灵或许会是另外
一种样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童话，是儿童文学的
灵魂，而且，我以为，它同样也是一切文学的灵
魂。所以说，设若没有童话，我们也有童年，我们
也会成人，但是，设若没有童话，我们的灵魂也
许，不，一定会是另外的样子。

于此，我认同于“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
这是穿越了现实与自然的力量，是非现实，是超
自然，是与魔幻牵手、与灵性结伴的力量，是一种
来去自由、天马行空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金波先
生的《我们都是小绿人》中得到了极致的体现。

《我们都是小绿人》是金波“我喜欢你”系列之一，
也是“小绿人”系列的第三部，是《追踪小绿人》和

《又见小绿人》的续篇。变成小绿人的旅程，暗喻
了生命中必然的一个历程，对于这个旅程而言，
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认知世界的好奇，或者重建家
园的勇敢，我们更需要一种成长的自信，一种对
于自我能够完成生命中华彩乐章的绝对的信心。
金波以铅华洗尽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一种仰望的
奔跑，一种有目标的奔跑，一种不怕重重困难的
一往情深的奔跑，这种信念，能使我们的生命跨
越万水千山，能使我们填海造田，能使我们不只

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而且还能获得一种俯瞰
世界的远阔的视野，“我”由此，“获得了两种身
份”，“有了两个世界”。一切都水到渠成，自然而
然，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成长和转换，一切宛如
生命的自然行进。

好的童话必然是带有精灵气的，而这精灵之
气，却是由人完成的，人与精灵之间，在某些时
候，某个群落，他们之间可以互换，金波童话的可
贵不仅在教会了我们专心致志的信念是达成一
切目标的前提，而且寓言了生命的另一种形态灵
魂的存在。左昡《住在房梁上的必必》中的“必
必”，正是这样一种灵魂式的存在。必必原住在一
所小房子里与康外婆、狗拉拉相依为命，但城市
扩建高楼群起，小房子推掉了，康外婆搬走了，必
必留恋于往日的温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的
温暖，但他并没有在历史的必然进程中自暴自
弃，而是勇敢地站在高楼之顶，他像巨人一样地
站立，只是为了给高楼上的孩子送去一个美丽的
梦。这个童话里，我们看到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变
迁，在这样的过程中势必会有一些传统的文化伦
理的东西被解构掉，而必必一代也势必会体察到
社会变化中的人情冷暖、苦辣酸甜，但必必一代并
不悲观，而是勇敢地站起来，从小房子必必变成了
高房子必必，虽然他的形态有变，但是他的职责仍
是不变的，他小心地保留着那些美好的梦，将它们
送给高楼大厦中睡梦中的孩子们。这个梦，关于历
史，也关涉未来。好的童话，必有精灵在。必必就是
这样一个精灵的化身，他有着对现代化进程的必
要的反思，又有着对美好生活的纯洁的向往，他的
失落，他的憧憬，都是那么地令人心动，读之含泪
不语，却又破涕而笑，正如书中所言，“……走了
的，会以另一副模样回来；离去的，会以另一种声
音重生；消失的，会在另一个时刻出现”。如此，生
命的复杂、丰富与不朽，都在这张白纸上展开。

神奇、美妙、虚幻，却又真实、亲切、可信，从

而收获纯净、美好和善良，这个过程，却是上下求
索、苦尽甘来的。汤汤的《汤汤缤纷成长童话集》
给我们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成长的过程。这部童
话集，包含《一只蛤蟆叫太阳》《喜地的牙》《青草
国的鹅》三部童话。三个故事里最打动我的还是

《喜地的牙》，欢天与喜地姐弟两人求学的平静日
子，被喜地的换牙打断了，喜地换牙换得惊天动
地，不但发烧、大发脾气、性格大变，而且身体也
发生了多处变异，在换牙过程中，喜地越来越丑，
越来越可怕，给家里带来了无尽的麻烦，学不能
上了，家里也成了战场一般，最终家人们拒绝了
兔子人的一再来访和将喜地带走的请求，而是让
暴烈如恶魔般的“怪物”喜地留在身边，帮他渡过
成长的一个个难关，从而使一个健康的喜地破茧
而出，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男孩的样子。童话向我
们揭示了成长的秘密，成长不是一件孤立的事
情，它依赖于环境才可完成，如果喜地处在一个
家人遗弃的环境里，那么喜地的换牙便真的成了
一个做不醒的噩梦，但家人的关心爱护与不离不
弃，最终战胜了来自于我们身体内外的恶魔，从
而使成长之痛变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刘海栖的《没尾巴的烦恼》，写的也是成长，
这部以小老鼠壳儿为主角的童话充满意趣，其叙
事从容不迫而又引人入胜的功力，来自于作者世
事洞明后的人情练达。刘海栖以洒脱、遒劲的笔
调，通过对老鼠一家艰辛创造幸福生活的记述，
塑造了成长中的小鼠壳儿活泼可爱的难忘形象
与欢快率真的可贵性格，老鼠壳儿可爱到练习霹
雳神尾功不小心被树上的松鼠掉下玻璃而切断
了尾巴，从此烦恼开始；童话更可爱的是写到壳
儿的爸爸鼠面与妈妈鼠花家庭建设中的互敬互
爱，正是有这样安稳的家庭，小鼠壳儿才可能有
无限发挥的创新性。整部童话显现出纯正的艺术
品位与充满智慧的想象力，其将勇敢乐观、独立
自主的优秀品质与质朴真诚、豁达慷慨的价值取

向融入轻松展开的故事情节，从而达到了整部作
品妙趣横生，寓教于乐的艺术效果。

与魔力与灵性结伴，童话的另一个特点不仅
在于人与动物之间的身份切换，还在于它常常赋
予“物”以灵性。“通灵”，是童话的一个重要的特
征。萧袤《住在先生小姐城》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
文本。这部童话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本。它的
通“灵”不在于外在的魔力，而在于事物和物体、
物质本身便有其内在的魅力。比如１先生，他“喜
欢立正”，走路飞快，喜欢冒险，而又异常认真，

“干什么工作都要１是１，２是２，来不得半点马
虎”。比如Ｂ小姐，她挺着怀孕的肚子，以既快乐
又焦虑的心情等待着ＢＢ的出生，还有问号先
生，感叹号小姐，２小姐与Ａ先生，他（她）们各有
性格，各有心情，各有苦恼，也各有憧憬，我感叹
于作者的智性与幽默，他竟然将这些标点符号、
英文字母等在大人小孩眼里一律看似极端枯燥
的“物质”写得活灵活现，有血有肉。这个先生小
姐城简直就是一个神奇美妙的世界，这里的居民
都是由人格化的阿拉伯数字、标点符号、汉语拼
音以及我们先前认为的没有生命的符号构成的。
一个个拟人化的故事，焕发着艺术的首创精神与
自由而无畏的力量。化平淡为神奇，这可能正是
童话作家的一种能力，但这种能力何来？或正如
别林斯基所言，“这是一种天赋。这里不仅仅要求
有才能，而且还要求有某种天才……培养一个儿
童作家需要很多很多条件：需要有一颗天惠的、
博爱的、温和的、安详的和孩提般天真无邪的心
灵；需要有高深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洞察事物
的敏锐目光；不但要有生动的想象力，而且还要
有生动活泼、富于诗意、能够以活生生和光彩夺
目的形象来表现一切事物的能力。”以光彩夺目
的形象来表现一切事物的能力，源自于内心的明
净与虔诚，在这一点上，萧袤固守纯真而拒绝“成
熟”，如果成熟意味着失却纯真的世故，那么，他

宁愿做一只停留在青蛙童年状态的“蝌蚪”。
艺术与孩子一样，需要我们细心呵护，而拥

有一颗孩子的心，才可能具有一颗爱孩子的心，
这个儿童文学创作的主体心理学，从某种意义上
看，其实并不深奥。吕丽娜《对着一千颗星星许
愿》写了一个不相信愿望的女孩小蓝，经由外婆
的童话——绒布熊、红木马、小提琴的各个愿望
的坚持与实现，而终于相信了愿望的存在和“不
光要有愿望，还要为愿望付出努力”，“不光要有
愿望，还要相信自己”，更要在实现愿望的路上，

“要一心一意！一口气爬上山顶，任何情况都不可
以停下！”正是由于这些等待、坚持与寻找，童话
里的主人公才看到了另一扇门，“有时候，在完全
不同的两个世界之间，会突然出现一扇神秘的
门，通过这扇门，你就能从一个世界走到另一个
世界里去啦！”小蓝合上了外婆专为她写的故事
书，那些儿时的玩具在她的记忆里一一复活，这
些记忆中的珍宝指明了她寻找未来梦想的通道，
并同时也找到了坚持愿望的力量。

“一种自由的无畏的力量”。这种力量存在
于张秋生《会说话的稻草堆》中，他的小巴掌童话
深受少儿的喜爱；也存在于杨老黑《阿皮奇遇记》
里，他从中国民间乡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原创的
中国菜式，让人眼前一亮；当然，还有商晓娜《小
木耳和微笑的信》中将微笑带给每个需要它的人
的小木耳的快乐，有陈维《变成松鼠的女孩》构造
出的另一个懂得省思的自我，有毕然《树林消夏
音乐会》中“一棵老胡杨站不住了，轰然倒地”和

“月光像碎银一般透过葡萄架星星点点的散落一
地”文字中流露的新疆风情，有童话界知名作家
葛冰《雨雨的桃花源》的大胆想象，有冰波的“阿
笨猫”、汤素兰的“真美丽”、骆平的“隐身草”、郑
允钦的“超级大赢家”、常星儿的“瓦罐公”、鲁
冰的“戴胜鸟”，郝天晓的“飞猫侠”、李浚丰
的“骑风马的雪孩子”、周古平的“九头鸟”等
一系列鲜明的形象，以及英娃 《白雪图书馆》、
余雷 《风的名字叫后来》 等动人的故事，更有
安武林、肖定丽、杨净、流火、湘莲子、钱欣
葆、张锦贻等人的优秀作品，正是他们，使得
这种力量穿越了人与人之间心的壁垒，为我们
打开了一扇重新认识自我、认知世界的窗子。
风就这样吹进来，自由而无畏；风就这样迎面
吹，带给我们的是“人生的价值被重新发现”
的美好乐趣与巨大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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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向阳


